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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訪一座座長征紀念
館，范長江身着皮衣、意氣
風發的經典肖像，每每映入
眼簾。1935年7月14日，
他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從
成都出發，一路追尋紅軍長
征蹤跡，開啟艱險的西北之
行，以筆為炬，著就《中國
的西北角》這部傳世通訊集。

范長江發表在《大公
報》上的通訊傳遍海內外，
衝破輿論壁壘，讓世人看見
封鎖之中紅軍的真實面貌，
助推抗日救亡輿論動員。

路上，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范
長江為什麼要走這條路？他在《中國
的西北角》裏寫過一句話： 「欲成大
河者，必長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
其基。」 他走西北，不是為了看風
景。他想知道中國往哪裏去。

紅軍也在尋找這個答案。1934
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開始長征
時，不知道要去哪裏。湘江之戰後，
從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通道轉
兵，黎平會議，迎來遵義轉折。遵義
會議那天，王稼祥被擔架抬進會場，
投出了關鍵一票。

長征中，擔架不只是擔架。長征
之初，大病初癒的毛澤東躺在擔
架上行軍。王稼祥
戰傷未愈，由擔架
抬着長征；張聞天
也偶爾坐上擔架。
三副擔架常

在崎嶇山道旁、野外宿營地相聚，交
談聲壓得很低，共識卻越來越清晰─
─這些探討為遵義會議埋下伏筆，深
刻改變了中國革命的走向。

1935年9月，紅軍揮師進入甘
肅，10月抵達陝北。

在甘肅，我們駐足俄界，瞻仰毛
澤東舊居；來到哈達鋪，觀看情景劇
中毛澤東在關帝廟發出 「到陝北去」
的鏗鏘號召；行至榜羅鎮，走進中央
領導人連夜正式決議 「落腳陝北」 的
會議舊址。

俄界會議、哈達鋪會議、榜羅鎮
會議、吳起鎮會議，四次關鍵會議，
步步校準前路，牢牢錨定革命方向。

9月12日，俄界會議否決張國
燾南下主張，決意北上，整編陝甘支
隊，擬靠近蘇聯、開闢陝甘蘇區；9
月18日，哈達鋪，紅軍從《大公
報》獲知陝北有劉志丹隊伍，毛澤東
提出 「到陝北去」 ；9月27日，榜羅
鎮一錘定音，會議正式決議長征落腳
陝甘根據地；10月22日，吳起鎮收
官，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全國革
命總指揮部扎根陝北。

這些會議，每一次

都是在尋找方向。方向不明時，先走
一步再看；方向明瞭時，堅決走下去。

范長江也在尋找方向。1935年
7月，他26歲，從成都出發，一路往
北。他不是紅軍，但他想弄清楚紅軍
往哪裏去，中國往哪裏去。在蘭州，
他寫下《岷山南北 「剿匪」 軍事之現
勢》，判斷紅軍 「最有利的出路，是
北入甘肅」 ，然後 「轉隴南出隴東，
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陝北劉志
丹」 。他當年預判的行軍路線，後來
被長征的歷史一一印證。

他寫下這篇報道時，用的是 「剿
匪」 兩個字，但全部加了引號。他直
稱「紅軍」，不稱「共匪」。他說： 「從
1927年到1935年，在國民黨的統治
區中，在合法出版的報紙書籍中，公
開稱 『紅軍』 ，對 『剿匪』 加引號，
而且用文字公開透露出紅軍是北上抗
日，並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26歲的記者，當眾人都將紅軍
稱作 「匪」 ，他沒有盲從，而是親身
探尋答案。他看到的，是另一條可能
的路。這，就是新聞人的 「尋路」 。

▲大公報記者范長江。
資料圖片

▲紅軍攻佔臘子口油畫（攝於
臘子口戰役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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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子口戰役紀念館展陳的紅軍
軍服。 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長征途中紅三十一軍九十三師
二七四團留下的 「半截皮帶」 。

中國軍網

腦海仍翻湧着《中國的西
北角》的字句，蘭州中川機場
的登機提示音，將我從 「追尋
范長江、重走長征路」 的遐思
中拉了回來。

8天7夜，駐足俄界會議遺
址，仰望臘子口天險，尋訪哈
達鋪，走進榜羅鎮……時間不
長，卻足以撼動內心，啟萬千
思索。作為香港記者，我一路
走，一路叩問：一個人、一座
城、一個國家，怎樣在無路處
尋路？

在通渭縣榜羅鎮會議紀念
館，記者看到了1935年9月紅軍
陝甘支隊留下的草鞋，麻繩編
的。

那時候的路，是草鞋走出來
的。董必武長征時腳上的草鞋
「破得特別的快」 ，腳後跟裂着
血口子，流出的血把鞋襪都染紅
了。他在貴州黎平買了一雙膠
鞋，非常之珍惜，平時捨不得
穿，只在急行軍時才換上。

當年，紅軍踩着草鞋前行，
所求的，是後輩不必再穿草鞋；
所盼的，是整個民族告別步履維
艱的歲月。

1935年，范長江追尋紅軍，從哈達鋪
到蘭州，騎馬趕路用了14天。

現在我們從蘭州到哈達鋪，乘坐動車
只用了兩個小時。

時代更迭，天塹化為通衢。我國建成
全球最大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臘子
口雄關架起坦途，俄界、哈達鋪、榜羅鎮
紅色舊址路網相連。草鞋踏過的土地，如
今大道縱橫，先輩的夙願終成現實。

在岷州會議紀念館，望着紅軍過草地
賴以果腹的野菜圖片，我不由想起草地荒
原上紅軍啃剩的半截皮帶，還有三位紅軍
女戰士途經湖南郴州，從她們唯一的被子
剪下，贈予村民的那半條被子。

紅軍食野菜、啃皮帶，是絕境之中的
堅守；剪下 「半條被子」 留給百姓，彰顯
共產黨人滾燙初心。一苦一暖之間，昭示
着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情懷與為民本色。紅
軍跋涉萬里、浴血長征，一切奮鬥，都是
為了讓人民不再飢寒交迫，人人能溫飽禦
寒，擁有一床完整棉被，過上安穩日子。

彼時，山河破碎，國家四分五裂，外
敵鐵蹄肆意踐踏華夏大地，萬千民眾顛沛
流離、飢寒交迫，深陷水深火熱之中。

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描述入甘
看到的百姓困苦之狀： 「農民窮困得驚
人！近百戶人家的村莊，幾乎雞蛋都買不
出！所謂客店，除有空炕而外，什麼都沒
有。」 「（渭水兩岸）沿途村鎮，無不百
業蕭條。」 「一般的農民，只能吃洋
芋。」 他甚至擔憂 「中國再如此過活十
年，這些地方的人口恐將至絕種了！」

而今行走隴上大地，甘肅早就全面脫
貧。當年農民賴以活命的洋芋，已從 「救
命薯」 蛻變為增收致富的 「金蛋蛋」 。薯
條、薯片、薯丸等深加工產品不斷湧現，
僅定西馬鈴薯全產業鏈產值就突破280億
元人民幣。

九十年間，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
強起來，億萬人民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穩
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載人航天、人工智
能、量子科技位居世界前列，電磁彈射航
母遨遊大洋，國產六代戰機呼之欲出……
當年先輩期盼的國泰民安，正一步步化為
現實。紅軍長征流的血、范長江走過的
路、幾代人灑出的汗，沒有白流，沒有白
走，沒有白費。

紅色火種跨越九十載，依舊吸引着年
輕人奔赴這片熱土。在哈達鋪紅軍長征紀
念館，少先隊講解員娓娓講述長征史詩。
館長劉琳介紹： 「近年來前來參觀的年輕
人越來越多。」 臘子口戰役紀念館同樣可
見青春身影：重走長征路的蘭州理工大學

學子，正意氣風發地穿行於歷史現
場。他們說： 「我們要走好

屬於我們年輕人的新
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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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北返
回香港，我取道深
圳中轉──受益於大灣區
近年融合發展、互聯互通，
我得以依最佳航班時間從容
選擇灣區機場。

「各位旅客，因目的地
空域流量繁忙，本航班需盤
旋約30分鐘，請您耐心等
候。」 從空中俯瞰珠江口，
大灣區城市群山海相連，摩
天樓宇依海而立，跨海大橋
飛架伶仃洋，港口貨輪穿
梭，繁華都市綿延百里。

九十年前范長江走過西北的黃土
路時，深圳還只是一座寂寂無聞的邊
陲小鎮。如今，這座擁有近兩千萬常
住人口的中國一線城市，已是全球知
名的科技創新高地。空港繁忙，連落
地都不時需要在空中等候盤旋。

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
一場 「新長征」 。從邊陲小鎮崛起為
國際化大都市，深圳走了40年；整個
中國，更是以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
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但路還沒走完。
九十年前，范長江在西北角看到

的是：中國被封鎖，被圍堵，被分
裂。他寫的《中國的西北角》，書名
裏那個 「角」 字，有一種邊緣感、危
機感。

現在的中國，早已不再是困於一
隅的 「角落」 ，正闊步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

眼下的深圳，正在密鑼緊鼓地為
11月舉行的2026年APEC峰會做準

備，屆時各
國政商代表齊聚，共
商人類和平與發展，世界再次
聚焦深圳、聚焦大灣區、聚焦中國。

但挑戰仍在。逆全球化思潮湧
動，一些國家大搞小院高牆、脫鈎斷
鏈，遏制圍堵的圖謀未曾停歇。向內
看，產業轉型壓力不減，人口老齡化
持續加深，關鍵核心技術仍存短板，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難題仍待破解，前
進之路依舊充滿硬仗。

放眼全球，部分地區仍深陷戰
亂，氣候變暖的威脅持續加劇，人工
智能在帶來機遇的同時，也潛藏巨大
風險。

九十年前，紅軍想的是吃飽穿
暖、民族解放，今天這些新考題新挑
戰，他們想像不到。

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每一代人都
有自己的長征路，都有自己的 「尋
路」 。

九十多年前，范長江在西北角尋
找方向，紅軍在擔架上尋找方向。今
天，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
探尋自身的發展方向；面對氣候變
化、地緣衝突、技術革命交疊的挑
戰，全人類亦在尋覓前路。

九十多年前，中共中央在哈達鋪
會議、榜羅鎮會議上決定 「落腳陝
北」 ，在絕境中找到了生機。今天的
中國，提出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為全球治理提
供新思路，為變亂交織的世界
注入了更多確定性和正能量。

飛機滑行時，我透過舷窗看到遠
處的燈光。那些燈光連成一片，像一
條路。

九十年前的長征路，是用草鞋走
出來的。今天的路，是用芯片、算
法、高鐵、衛星走出來的。路的形式
變了，但路的本質沒有變：都是在沒
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九十年前的記者，用筆和紙記錄
路。

今天的記者，用手機和網絡記錄
路。今天的記者，手握鏡頭、電腦與
網絡，工具迭代、手段多元，但記者
的職責使命從未改變：始終尋找方
向，記錄探索。

一國兩制，同樣是一條前無古人
的道路開拓。

過關返回香港。一河之隔，北岸
深圳高樓林立，南岸香港北部都會
區，尚多阡陌魚塘。

香港發布了歷史上首個五年規
劃，這是從未走過的新路。發展北

都，就是五年
規劃中的一個重點，
這也是香港搶佔未來發展
先機正在開闢的一條新路。

不久的將來，這裏將崛起數百
萬人的香港新城，與北岸的深圳遙相
輝映。

透過車窗望向建設如火如荼的北
都，我想起紀念館裏那雙磨穿的草
鞋，想起范長江騎馬走過的那條黃土
路，想起擔架上三個人低聲交談的聲
音。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
紅軍的路是求生存的路，范長江的路
是求真相的路，港深的路是求發展的
路，中華民族的路是求復興的路。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今日塘陌
連片，正是新城起勢的開端；一河兩
岸同頻，蘊藏協同共進的生機。港深
同心，共促繁榮，以中國式現代化步
履，奔赴民族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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